
112015年5月25日 / 星期一 / 责任编辑 / 夏盈瑜 / 编辑 / 林晓玉海楼

■许小寒

风月三三或五五，闲坐桥头讲文武

浅析虞原璩《双桥苦》

《双桥苦》：双桥苦，半是亭民半

戎户。亭民何曾暗斥卤，戎户年年

困勾补。又膺里正承公府，批贴牌

花日旁午。故家子弟罕稽古，囊空

不敢为商贾，四肢懒惰耻农圃。风

月三三或五五，闲坐桥头讲文武，行

人羡指神仙户，岂知此仙骑此虎，瑞

乡无如双桥苦。

怀念瑞安旅台教授李森南

■陈 霖

何文渊与他是“醋交”

瑞安市社科联 协办
电话：65818090
电子信箱：941222480@qq.com

“双桥苦，半是亭民半戎

户。亭民何曾暗斥卤，戎户年

年困勾补。”开篇直白不掩，写

明了作者生活时期双桥的状

况。明朝初期的双桥，多是亭

户和戎户。戎户，大概就是明

朝基本户籍中的军户，为朝廷

提供兵差。

当时，双桥的亭户已不懂

得制盐，戎户又苦于被征调或

拘捕以充军。此二句客观而形

象，但说的不过是“双桥苦”其

一。

暗，通“谙”；斥卤，盐。勾

补，死的勾掉，活的补上，即军

士死亡或老疾，由“户丁”替补，

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明史·陶

安传》：“子晟，洪武中为浙江按

察使，以贪贿诛。其兄昱亦坐

死，发家属四十馀人为军。后

死 亡 且 尽 ，所 司 复 至 晟 家 勾

补。”

“双桥苦”其二，在于“又膺

里 正 承 公 府 ，批 贴 牌 花 日 旁

午。”膺，接受、承担。里正，即

里 长 ，明 朝 一 百 一 十 户 为 一

里。批贴，古时官府出的证明

文书。牌，古时下行公文，若行

牌。花，花押。旁午，意指交

错、纷繁。双桥百姓又要接受

里长的指派，承担官府之劳役，

上头差遣的命令公文又纷乱繁

杂不断，此又一苦也。

“故家子弟罕稽古，囊空不

敢为商贾，四肢懒惰耻农圃。”

故家，指世代相沿门第高贵之

大家族。但双桥所谓故家，大

约也就是戎户小军官与富庶盐

户的子弟。稽，考也。稽古则

谓考察古事以作为借鉴。

然双桥故家子弟又不稽

古，又因囊中空空而不敢经商，

又因四肢懒惰而耻于下田耕

稼。此为三苦。

苦者若何？苦而不自知

也。不知父母长辈辛酸，又不

学无术不事生产，前途无望后

继无人，岂非最苦也。

“风月三三或五五，闲坐桥

头讲文武，行人羡指神仙户，岂

知此仙骑此虎，瑞乡无如双桥

苦。”他们闲来无事则三五作

堆，却只管坐在桥头讲些不切

实际的文治武事。行人路过，

因看到他们的悠闲自在而羡

慕，竟还觉得像是神仙一般逍

遥。谁知这些“神仙”，更像是

瑞安方言中的“神仙”一般糊

涂，竟不知自己骑虎（苛政）难

下的困局，是以作者最后发出

慨叹道“瑞乡无如双桥苦”。

虞环庵由表及里，由百姓

不能推脱之苦，而及不作为招

致之苦，层层递进，语言浅显，

道理深刻，虽为彼时感慨，然于

当世亦有警醒之义。

黄淮谓观环庵先生诗词

“一出乎正，安然委逝，了无怖

惑，可以验其造诣精深，视前辈

为无愧矣。”于中可见一斑。

张岱的《快园道古》“隐佚

部”中，曾有一则关于瑞安的故

事。

虞原璩博涉经史，隐居瑞

安，郡守何文渊时时乘小舟诣

之，称莫逆。一夕忽至，坐谈久

之，不觉夜半，村落无所觅酒。

太守曰：“醯可代也。”璩遂出新

醯，侑以蔬韭，对酌畅谈，时人

谓之“醋交”。

这则故事说的是，时任温

州郡守的何文渊与瑞安虞原璩

之间的一段趣事，郡守夜访双

桥，遇无酒，只得以醋代酒，二

人且饮且谈，造就“醋交”美谈。

然，虞原璩何人也？居然

要何太守时时坐船去看他，而

且还不嫌弃醋酸？

虞原璩，瑞安人。幼颖敏，

博览群书，词翰兼美，尤善楷

书，其学远宗伊洛之传，近师陈

（傅良）许（景衡）之学。征修

《永乐大典》事竣，授官不拜，归

隐双桥，杜门著述授徒。

明朝大学士黄淮在《环庵

先生墓志铭》中介绍，“先生讳

原璩，字叔圆，姓虞氏，别号环

庵。世为会稽宦族。宋南渡

时，始迁于温，居瑞安崇泰乡之

双桥。”崇泰乡即今瑞安塘下一

带，《瑞安市地名志》中载：“双

桥，在塘口东北 1.5 公里。村中

有纵横两条桥，相距不过五、六

米，故以双桥名村。始居虞姓，

据《虞氏宗谱》载，宋绍兴年间

自温州迁此。”

《瑞安市地名志》中的“虞

姓迁祖”说法与黄淮相左。《虞

氏宗谱》言，宋绍兴年间自温州

迁双桥，疑有误。因黄淮与虞

原璩为好友至交，其言可信。

再者，宋南渡后改年号为绍兴，

虞姓由绍兴迁至温州瑞安，却

被后人误解为绍兴年间由温州

迁至瑞安亦有可能。

《双桥苦》创作背景

今双桥村流传，双桥乃虞

氏始迁祖所造，最早为两座窄

石板桥，至 1989 年拆建，改成

水泥桥。

双桥一名彩虹，一名明镜，

或取自太白诗“两水夹明镜，双

桥落彩虹”之句。双桥濒海，为

双穗盐场属地，故双桥百姓多

为亭户。

所谓的“亭户”，即盐户，为

专制官盐的特殊户籍。煮盐的

地方称亭场，盐民为亭户。明

朝沿袭元户役制，除皇孙、勋

臣、贵戚品官、生员之外的人都

分编种类繁杂的役户，需承担

各种特定的差役，如陵户守陵，

亭户则制盐。

《明史》载“凡军、匠、灶户，

役皆永充”，意指世袭其役。灶

户是制盐户的总称，所以，双桥

的盐户亦是世袭而不能改的。

至明朝，沧海桑田巨变，双桥因

海水不及，盐坦变为农垦区，但

双桥亭户的户籍却不能改，仍

需“承役输盐”、“课重而期迫”。

虞原璩的《双桥苦》便在此

时写就。

瑞安方言“神仙”的讥讽意味

相连的“双桥”记者 杨微微/摄

森南的父亲李逸伶先生

是先父眉山府君的诗友，也

是我高中时代的生物老师。

1936 年 1 月，森南毕业于位

于卓公祠内的瑞中，我正考

入瑞中，两人互不认识。

我在瑞中期间，曾偕同

学去浦后街假山玩耍，大家

在假山的岩洞里钻来钻去，

饶有趣味，我们还走下苔藓

满阶的踏步，在碧绿的池水

里洗手，假山周遭花木葱茏，

一方清幽的天地。

2002 年，我偕老同学铎

生参观假山，踏进浦中巷 10

号旧门台，大吃一惊，玲珑可

爱的假山不见了，二幢洋房

拔地而起，森然搏人。假山

旧址花木凋零，仅见半湾残

池，我惋惜瑞安又一高雅的

家庭式花园凋谢了，回家慨

然写了一篇《瑞安浦后街假

山的沉沦》，后以《卷石山房

何处去》成稿。

许世铮师告诉我假山的

主人是逸伶先生，其五子森

南原在台湾中原大学中文系

执教。退休后，常来故里访

旧。我在世铮师寓所的客厅

里，看到了森南赠给世铮师

的对联：“闲临北海帖，时诵

玉溪诗。”联意清朴，字迹圆

润，柔中见刚。

我将《瑞安浦后街假山

的沉沦》寄给森南，请他斧

正。森南来信详叙，称此假

山 的 所 在 ，原 名“ 卷 石 山

房”。乾隆三年（1738 年），

李氏太祖李光斗中武科亚元

后，诰赠武义都尉时所建（武

义都尉，官阶名）。

“卷石”二字典出《礼记·
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

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

兽活之，宝藏兴焉。”卷石山

房原有八景，名：醉月坪、留

云洞、咏锦池、听松楼、洗砚

亭、锦屏岩、卧溪桥和读易

庐。

卷石山房是我与森南结

上文字缘的纽带。他来信并

捎来《李逸伶诗集》，及他著

作的《杜甫诗传》、《山水诗人

谢灵运》、《大学之道与基督

教义的研究》和一些爱国古

诗。

今选录《老来》和《忆故

乡探花楼》两首，如下：

老来
沉沉心事与谁论，不复

当年志气屯；

云涛飘零疲作客，关山

驰骋黯销魂；

凄迷风雨思君子，浩荡

乾坤欠国恩；

最喜交流开放后，时闻

佳讯报中原。

忆故乡探花楼二首
瑞安城外探花楼，少日

曾随父往游。

犹忆老尼勤待客，那堪

岁月逝悠悠。

我愧春秋八十五，频年

旅食在他州。

若能身长双飞翼，必上

青天向故丘。

2002 年秋，森南偕夫人

方莲莲女士来温州龟湖路寓

所小住，我邀请他们来瑞安

参加“中华古诗文吟诵会”。

彼时，森南在会上用瑞

安方言吟诵李白《蜀道难》和

池云珊先生“小住为佳，看南

浦云飞，西山雨卷；请君快

渡，趁一帆风顺，两岸潮平”

的南门待渡亭名联。他吟诵

时不像宋墨庵师的浅吟低

诵，也不像董朴垞师的引吭

高歌。他吟诵时，声音时高

时低，时快时慢，变化多，音

乐性强，另具一种风格。

他剖析吟诵古诗的决

窍，用瑞安本土白话把诗中

的平仄拉开一点，抑扬顿挫

的音调变化一些，再根据诗

意渗透进感情，便成一首悦

耳的歌了。

会后，森南拄着手杖，拖

着久医未愈的病脚，同我们

一起去凭吊“文革”后的残园

景色。他站在咏锦池旁慨叹

卷石山房的衰败，也深情地

回忆起青少年时代常去卧溪

桥畔捕捉“金龟子”、“天牛”

等小动物的童趣。

他记起了某日在窄狭的

卧溪桥上走，忽听后面有人

唤他名字。蓦然回首，一脚

踏空跌入桥下，乱石划伤额

角，数十年后旧疤仍在。他

还深深记得，在读易庐书房

里，经常受到严父用戒方打

手心体罚时的情形。至今，

他仍感谢父亲严格教导他笃

学勤思，遵守儒家的规范。

2003 年春，他在信中附

来一张报告，托我转达有关

部门，要求将他父亲李逸伶

先生在 1930 年代撰写的放

翁亭旧联悬在湖滨公园亭柱

上。联云：“旧址筑新亭，故

国犹留乔木在。小城临古

渡，诗人谁继放翁来。”

2004 年秋，市市政园林

管理局批准了森南的报告，

同意在湖滨公园悬挂李逸伶

的放翁亭旧联。

当年 11 月 7 日，森南邀

请瑞安文化界人士约 50 人，

在瑞安湖滨公园桂雨榭举行

“乡贤李逸伶放翁亭旧联上

柱仪式”。森南在讲话时，叙

及父亲因家累重，生计清贫，

眼框含着老泪，他对 1940 年

代逝世的严父，有说不尽的

哀思。

森南回到温州寓所后，

曾为玉海楼后花园创作了生

平最后一幅对联：“学派起东

瓯，经世文章传万代。书楼

名玉海，鸿篇著述焕中华。”

2004 年 11 月 9 日，森南

夫妇返回台湾桃园后，森南

胃口不佳，进食甚少。2005

年 2 月，赴台北和平医院检

查头痛症，才发现胃癌后期，

医治了 5 个多月，于 7 月 20

日逝世，享年87岁。

森南弥留时间，仍念念

不忘故乡，念念不忘两岸统

一大业。当日凌晨，他曾对

妻子莲莲，儿子家瑞、女儿家

琇说：“我多么想回到温州故

乡啊！”

森南，你衰年病足，去天

国路上，要慢慢走。


